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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安徒生童话对汤素兰童话创作的影响

袁兆霞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要：汤素兰童话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她曾多次提及安徒生童话对其童话

创作的影响。安徒生对汤素兰童话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童话创作中 “物性”与 “人性”的

矛盾映照，童话中的成人化哲思以及民间色彩。在安徒生童话的影响下，汤素兰在童话创作过程中逐渐

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她的童话故事兼具儿童性与艺术性，是中国童话经典化进程中的成功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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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素兰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童话作品的创
作，她的童话作品不但为儿童塑造了一批经典的童

话形象，而且多次获得全国性的大奖，得到了儿童

读者与文艺界人士的双重肯定。王泉根十分肯定汤

素兰童话的价值与地位，他认为汤素兰是中国第五

代儿童文学作家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她童话

作品中的 “文学观、儿童观……更具新世纪的时

代精神与品质”［１］。汤素兰的文学成就与她尊重经

典、师法经典密不可分：她曾屡次提及安徒生童话

对其童话创作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汤素兰童话中具

有代表性的一些篇章来探讨安徒生童话对汤素兰童

话创作的影响，并以此来讨论促使汤素兰童话创作

取得巨大成功的独特因素。

一、童话中的 “物性”与 “人性”

“为了让童话的想象力不受约束，我们以往所

强调的童话的 ‘物性’已经渐渐淡出了童话理

论”［２］１４５，因此，许多童话故事只是把 “物”拟人

化，只是把人的某种特性赋予 “物 ”，“物”本身

的特性被忽略掉，这样一来，“物”的可替代性变

得非常强，童话中的 “物”本应具有的 “物性”

没有得到发挥，童话的魅力也因此失掉一大半。汤

素兰在童话创作的过程中明显意识到这个问题，并

且有意规避。她的童话故事是 “物性”与 “人性”

相映照的，这种 “物性”与 “人性”相交织的意

识正是安徒生童话给予汤素兰的启示。



汤素兰曾说：“在安徒生的笔下，一根绣花针

就是一根绣花针，一棵草就真是一棵草，一个壶盖

就是一个壶盖，一个陀螺就是一个陀螺，衣领就是

衣领，但同时那颗针就真是一个虚荣的小姐，那个

衣领就真是一个虚荣的绅士。”［３］安徒生笔下的童

话故事是 “物性”与 “人性”交织的典范，那些

被拟人化的 “物”保留了自己的特性，并且带有

“人性”的某些方面，这些 “物”的特性与故事整

体构思十分契合，如果缺乏这些特性，故事的逻辑

性和清晰度就会大打折扣。如 《衬衣领子》中的

领子就带有布的特性———需要清洗、熨烫和修剪，

时间久了就被扔到造纸厂的箱子里和一大堆烂布待

在一起，最后变成白纸。同时，这个衬衫领子也带

有 “人性”：领子到了该结婚的年纪，它十分想拥

有一个妻子。于是，它不停地吹嘘自己，在被清洗

的过程中向袜带示好，在被熨烫时向熨斗示好，在

被修剪时向剪刀示好，遭到它们的拒绝后又向梳子

示好。来到烂布堆的领子竟然吹嘘袜带、熨斗、剪

刀、梳子都是它的情人，并且都十分爱它，甚至为

了它做傻事。领子虚荣、爱吹牛的一面是在清洗、

熨烫和修剪的过程中被叙述出来的，这一过程符合

人对领子作为 “物”的认知，将这一过程融合到

表现领子 “人性”的一面具有较强的逻辑性与不

可替代性。除此之外，《区别》中的苹果枝、《雏

菊》中的雏菊、《坚定的锡兵》中的锡兵、《蝴蝶》

中的蝴蝶、《一枚银豪》中的银豪等也是 “物性”

与 “人性”相照应的典型。

正是这些童话故事给予汤素兰启示———在童话

创作中要将 “物性”与 “人性”相交织，使整个

故事流畅自然、逻辑清晰。汤素兰在童话创作中有

意识地将 “物性”与 “人性”相结合，这也使得

她的童话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

汤素兰的 《红线的愿望》是一个 “物性”与

“人性”交织下的爱情悲剧。做棉花的时候，红线

就想成为一朵绣花，它具备成为绣花的 “物

性”———只要它被纺成绣花线。不幸的是，它没

能变成绣花线，仅仅成了红线团，它并不完全具有

成为绣花的 “物性”，因此注定要历经坎坷。缝衣

针和线团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对 “好伴侣”，针和

线配合在一起才能缝制衣服，针、线又是经常放在

一起卖的生活用品，因此缝衣针认识红线团，爱上

红线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除此之外，缝衣针又有

针尖锐利的特性，这也是它保护红线团的武器，而

且，缝衣针作为金属制品碰到水极易生锈，这些独

特的 “物性”是故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

红线团和缝衣针又具有 “人性”的一面。红线团

怀有美好的愿望，为了达成心愿，它对缝衣针总是

摆出高傲的姿态，始终不为所动。缝衣针默默付出

自己的一切，不顾自身安危陪红线团淋雨、跳进泥

坑救红线团、为了给红线团开路失去了自己唯一的

一条腿，即使付出所有，缝衣针也没有强迫红线团

和它在一起，只是默默守护它。看到红线团达成自

己的心愿，残缺的缝衣针由衷为它高兴。在远距离

置换中，读者从这些 “物”身上或多或少可以看

到人类自己的影子，童话故事正是在 “物性”与

“人性”的映照中给予人类反思的余地。

《红鞋子》讲的是一只红鞋子和一只小老鼠的

故事。一只走丢的红鞋子遇上了一只小老鼠，小老

鼠陪它去找另一只红鞋子，这只红鞋子成功回到了

家，并且和另一只红鞋子重新相聚。离开了红鞋子

的小老鼠尝到了孤独的滋味。人有两只脚，所以要

穿两只鞋子，形单影只的红鞋子失去了它的作用，

没有人会要一只鞋子，这是鞋子固有的 “物性”。

正是因为如此，红鞋子所具有的 “发愁” “孤独”

等人类的情感融汇到故事中十分自然，毫无娇柔造

作之感。小老鼠吃鞋子底下的饼干，符合老鼠的生

活习性，这一角色与红鞋子相遇合理又自然。独自

生活惯了的小老鼠在和红鞋子相伴了一段时间之后

明白了什么是 “孤独”，离开红鞋子以后， “他的

心里有了一点空空的感觉，这感觉和饿了还真不是

一回事儿”［４］１２３，小老鼠具有了 “人性”的特质，

在和作为老鼠的饥饿本能对照中，小老鼠兼具了

“物性”与 “人性”，它的形象更具有童心童趣，

整个故事的可读性也大大增强。

《驴家族》中的主人公 “我”怀疑自己不是父

母的亲生孩子，在伤心和失望中慢慢变成了驴子，

成为驴子的 “我”同时具有驴的 “物性”和人的

“人性”。作为一头驴子，“我”听不懂人的语言，

也不会说人话，只能发出 “咴———咴———”的声

音。即使变成了驴子，“我”作为人的情感也没有

泯灭， “我”慢慢发现家人对自己真挚的爱，同

时，“我”也比从前更爱他们。故事在温情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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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中展开，“物性”与 “人性”

的结合不但使主人公自身的情感转折具有充足的表

现力，也使得整个故事更具有童趣与魅力。

《住在摩天大楼顶层的马》《故乡的颜色》《退

休的鞋子》 《女孩和栀子花》 《我想做一片绿叶》

等篇章也是 “物性”与 “人性”相映照的典范，

正是因为 “物性”与 “人性”的矛盾交织，故事

情节的跌宕起伏才具有不可替代性与合理性。

汤素兰借鉴安徒生童话创作的经验，她的童话

故事中出现的 “物”都具有十分鲜明的自身特质，

并且这些特质也是为大众所熟知的，比如针的尖

锐、易生锈；鞋子成双成对才有用；动物与人语言

不通等。同时，这些 “物”也兼具着 “人性”，带

有人类的某些特质，比如高傲、无私、孤独、争强

好胜…… “这些东西自身的局限性与人性中的局

限性交织着，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２］１４５，因而

产生悲剧感或喜剧效果。当这些寻常可见的 “物”

具有 “物性”的同时又具有了 “人性”，阅读中的

陌生感与趣味性就会自然生发出来，故事的童心童

趣与独特性也会随之大大增强。

二、童话中的成人化哲思

优秀的童话故事都是在看似天真的叙述中蕴含

着深刻的哲思，浅薄而没有内涵的童话故事是对儿

童的轻视与不尊重。汤素兰的许多童话故事都带有

成人化的哲思，这也是她的童话故事经得起时间考

验的原因之一。

汤素兰童话创作中的成人化哲思与安徒生童话

“看似天真的表面下，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

慧”［２］１４６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汤素兰十分欣赏安徒

生童话中的人生智慧，她觉得安徒生童话中 “一

个个有趣好玩的故事仿佛一面面多棱镜，能照见人

性的方方面面，因而他的童话绝不只是讲给孩子听

的天真故事，而是表达了超越时空流传的人性真相

的经典”［２］１４６－１４７。安徒生童话中的枞树总是向往远

方的生活，它渴望成为桅杆在大海上航行，它也渴

望变成美丽的圣诞树，心向远方的它总是忽略眼前

的生活。眼前美好的一切都提不起它的兴趣，它只

顾着生长。它得偿所愿成了一棵美丽的圣诞树，但

是圣诞节过完之后它就被拖到了顶楼，这时它怀念

起在森林里的生活。枞树在黑暗的顶楼与一群老鼠

作伴，它为老鼠们讲泥巴球的故事，时间一长，老

鼠听够了这个单调的故事，于是它们就走开了。枞

树想着等人们再把它搬出去的时候，它一定要记住

什么叫作快乐。不幸的是再次被搬出来时它被砍成

了碎片，变成了大酒锅底下的柴。这时的它 “回

想起了在树林里的夏天，和星星照耀着的黑夜；它

回忆起了圣诞节的前夕和它所听到过的和会讲的唯

一的故事———泥巴球的故事”［５］。小枞树不是活在

明天就是活在过去，它误解了生活的意义，从未享

受过当下的生活，错过了许多生命中本该拥有的美

好。儿童在阅读的过程中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局限可

能难以全面理解这些成人化的哲思，但是随着年龄

的增长，这些深藏在他们心底、富有哲思的故事一

定会对他们产生积极的影响。

汤素兰不仅准确把握安徒生童话中的成人智

慧，深刻理解童话故事的奇妙所在，还在自己的童

话创作中融入成人化的哲思。

《一朵花的命运》讲述了一个关于外界与自我

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汤素兰设置了两个对照物

———花朵和古生物学家。花朵原本是一朵平凡的花

朵，古生物学家原本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学者，他们

两个偶然间相遇，彼此成全，成为耀眼的星。在掌

声和赞美中，花朵迷失了自我，它认定自己是一朵

不平凡的花，“她高贵地站在那儿，接受人们没完

没了的赞美”［６］，当听到自己不再是唯一的花儿，

它无法接受，但最终还是被扔到了黑暗的地下室

里。古生物学家不再拿放大镜，也不再戴近视眼

镜，他从一个瘦高的学者变成了一个肥胖、每天用

很大的秤称钱的商人。这两者都在名利中迷失了自

我。花朵的本质就是花儿，花儿就是要开花、结

籽、发芽、开花、再结籽……无论外界赋予它何种

光环，它也只是一朵花；古生物学家抛弃了学者的

身份，选择成为商人，他忘记了自己的初心，丢掉

了最本真的自己，这朵花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苏

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能够清醒地认识自己

是一种美德，不管外界赋予的光环多么耀眼，自我

都要有足够的认知能力，牢记除去光环后的自己。

如果一味地沉浸在外界的声音之中，就会使那个最

本真的自我湮没在虚无的漩涡中。

《老祖母讲的故事》是一个关于选择人生道路

的故事。故事中的三姐妹过着各自的生活，谁都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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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更没有羡慕过别人。大姐喜

欢安静和沉思，她在安静和沉思中获得永恒的生

命。二姐活泼好动，她永恒的生命处在永不停息的

运动和变化中。小妹妹循着普通人的生活轨迹，在

平淡的幸福中度过了一生。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以自

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有人喜欢冒险，有人喜欢平

淡，没有最好的人生道路，只有最喜欢的人生道

路。人生最大的幸福就在于可以以自己喜欢的方式

度过一生。《蜻蜓》也是讲述了一个选择生活方式

的故事。从年纪轻轻到老迈，蜘蛛的生活里只有结

网、吃饭、睡觉，它的生活枯燥又乏味。在听了蜻

蜓的故事后，它从平淡如水的生活中醒悟，蜘蛛与

蜘蛛的区别，就在于是否追逐露水和星光，是否乘

船远行。蜘蛛的生活原本偏于物质的一面，它的所

有工作都是为了填饱肚子，遇到蜻蜓之后它才明

白，把生命困在物质生活中只会让自己变得乏味，

那之后，它更加倾向于寻求精神生活，它也想让自

己的生命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

《透明的蛇》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对待过去与未

来。蛇每到生日就会蜕一层皮，蛇皮上代表荣誉的

花纹也会消失，一切归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蛇

保存了它蜕下来的所有皮，尽管这些皮已经没有了

花纹，苍白如纸。在别的蛇积极开始新生活的时

候，它还在怀念过去的荣誉，在别的蛇身上的花纹

越来越多的时候，它变成了一条苍白的、没有任何

色彩的蛇。一味沉浸在过去荣誉中的蛇忘记了要认

真的生活，它不明白花纹存在的意义只是督促它们

积极地生活，活在过去的它也失去了未来。过去的

荣誉只能代表曾经的努力，只有努力积极地生活在

当下，未来的蛇皮上才会长出更加美丽的花纹。

《蚌孩子》是一个与 《透明的蛇》相对照的故事。

蚌孩子从来不会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之中，它也没有

抱怨过沙粒带给它的疼痛。蚌孩子带着沙粒给它的

疼痛不停地旅行，它见过海底最大的沉船，也在人

鱼家里做过客，它走过许多地方，看过许多不同的

风景。它在苦痛中积极地生活，终于实现自己的愿

望，孕育出了最大最美的珍珠。

《爬到山顶去》以童话故事的形式来讲述 “积

少成多”这一永恒哲理，《长颈鹿的长脖子》让一

群可爱的小动物来演绎 “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一

人生智慧，《彩虹》通过讲述一群小兔子的故事来

阐释占有与分享……

安徒生童话中的成人化智慧使得安徒生童话老

少皆宜，汤素兰童话中的成人化哲思也使得汤素兰

童话老少皆宜。汤素兰童话并没有说教的色彩，却

能在充满童心童趣的叙述中表达深刻的哲思，这正

是汤素兰童话深受读者喜爱的关键所在，也是童话

作品走向经典的路径。

三、童话中的民间色彩

优秀的童话故事都是有根基的，或基于民间故

事，或基于民族文化，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属于哪一

个国家的故事。汤素兰深刻思考过这个问题，她觉

得好的童话作品应该带有本国特色，她希望 “自

己的童话作品，也能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中

国作家写出来的”［３］。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就是在继

承民间传统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创新，带有鲜明的

北欧特色，他的童话创作思想为汤素兰创作带有中

国特色的童话故事提供了启发与借鉴。

汤素兰在阅读安徒生童话的过程中发现，“安

徒生最早的童话是对他小时候听到过的民间故事的

转述与加工。比如 《小克劳斯与大克劳斯》《打火

匣》 《豌豆公主》。有些故事，是他基于民间故事

的重新创作，比如 《拇指姑娘》”［２］１４９。但是，安

徒生的这些童话故事不是对民间故事的照搬照抄，

更不是对民间故事的简单加工，这些故事无论从框

架还是情节上都带有鲜明的安徒生特色。在安徒生

的启示下，汤素兰也在自己的童话创作中加入民间

色彩，她所创作的童话故事中的民间色彩和安徒生

对民间故事的再创作又有所不同。汤素兰的童话创

作是作家个体创作，她在作品中加入了一些中国传

统民间故事中才有的元素，因而使她的童话故事带

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奶奶和小鬼》就是一篇带

有鲜明中国民间色彩的童话。在中国民间的某些地

区，当一个小伙子爱上一个姑娘时，就会为她唱歌

表达爱意，如果姑娘也喜欢这个小伙子，他们就可

以结婚。故事中小伙子们为年轻时的奶奶唱歌就是

源于这一民间传统。在民间故事中，人死后有一个

特定的去处，在这个故事中，这个特定的地方就是

死神的宫殿，死了的人就会被接到那里。死了的人

自己找不到去这个宫殿的路，因此，需要一个使者

充当领路人，故事中的小鬼———死神的儿子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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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的职责是替死神送信，把

快要死的人接到死神的宫殿里去”［７］。这个故事因

带有民间色彩而让人倍感亲切。《
!

向绿心》中的

骨雕黄牛在惊蛰醒来，变成了一头真正的黄牛，它

回到云岭外婆家帮助大家耕种梯田。故事加入了黄

牛、春耕、梯田、惊蛰等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元素，

因而具有独特的魅力，为其他作家的童话创作提供

了优秀的范本。与 《
!

向绿心》相比， 《南村传

奇》的民间色彩更加浓厚。《南村传奇》以南村为

依托，分别讲述了舍身石、无底洞、印染坊、丁婆

婆的故事，民间传说与人性的光辉交织，为儿童提

供了一个亦真亦幻的童话乐园。

除此之外，《收集彩云来纺线》 《甜草莓的秘

密》《神仙的烦恼》《梦中的白马》这几篇童话故

事中的巧奶奶纺线、狐狸扮成人下山卖草莓、神仙

到凡间吃臭豆腐、小孩子在中秋夜骑着白马来到月

亮上并且见到了嫦娥和吴刚，这些带有民间传说色

彩的情节不但给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而且

达到了汤素兰追求的中国作家写带有中国特色的童

话的目标。

除了从民间传统文化中汲取创作元素外，汤素

兰也十分看重童话故事的讲述方式。她在研究安徒

生童话时发现 “安徒生还特别继承了民间童话

‘讲述’的传统，他说： ‘我要用一种体裁能使读

者感觉到讲故事的人就在面前，因此必须用口

语。’”［２］１４９安徒生的 “民间童话讲述传统”的创作

理念深深影响了汤素兰的童话创作，她的诸多童话

故事都带有民间童话讲述的痕迹。首先是拟声词的

运用。汤素兰的许多童话故事中都有对声音的模

仿，这不但增强了故事的讲述性，而且使故事更富

有趣味。《驴家族》中的主人公因怀疑家人不爱她

而慢慢变成了驴子，她再也不会讲人类的语言，只

会发出 “咴———咴———”的驴叫声。 《奇怪的树》

中的树会像人一样发出 “扑哧”的笑声。《挤不破

的房子》中雨点落在屋顶上，发出一阵 “沙沙沙，

沙沙沙”的声音。其次是一些口语化的表达，比

如在 《挤不破的房子》中，“蜗牛抓住蚂蚁的六条

腿，‘一二三’猛地一拉，好啦，蚂蚁整个儿挤进

了蜗牛的小房子”［４］９３。汤素兰将 “一二三” “啦”

这些非常口语化的词汇运用到童话故事中，使整个

故事的现场感和生动性大大增强。再次是将民间童

谣融入童话故事中。在 《奶奶与小鬼》这篇童话

中，奶奶哄小孙子睡觉时唱的歌谣：“月娘娘，夜

光光。骑着白马走四方。四方有什么，古怪几笸

箩。鸡生牙齿狗生角，扁担树上结石榴”。童谣的

运用不但能拉近故事与儿童的距离，而且容易让儿

童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同时，还可以增强故事的流

传度。最后就是合乎儿童心理的讲述方式。《地球

都乱了》讲述了几个小动物在听说地球乱了之后

的慌乱，以合乎儿童心理的讲述方式来强调保护环

境的重要性。动物们不太清楚地球乱了会发生什

么，松鼠冬果果不停地追问老鼠先生地球上的一切

都掉了个个儿是什么意思，“太阳不往上长，要往

地下长了！”“太阳要西升东落了！” “天鹅想吃癞

蛤蟆肉了！”“公鸡将会下蛋！”“母鸡将会打鸣！”

“真会这样吗？”原来如临大敌的冬果果想了想，

竟然觉得这个乱法蛮有趣，蹦蹦跳跳回到了树上。

故事没有讲述超出儿童认知范围的深奥知识，全篇

以儿童的视角来写地球乱了这件事，几个主人公形

象的塑造也充满了童心童趣。

童话创作并不是没有根基的空想，“安徒生童

话正是因为根植于北欧民间故事的土壤中，才能这

样历经两百年依然根深叶茂”［２］１５０。汤素兰看到了

安徒生童话经久不衰的原因所在，并且反思中国童

话创作，她认为中国的童话故事要想枝繁叶茂，也

必须要根植于中国民间故事的土壤中。汤素兰身体

力行，在自己的童话故事中运用民间故事因素，她

的创作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尝试，中国特色的童话

故事必须要带有民间童话的色彩。

汤素兰的童话故事兼具儿童性与艺术性，她创

作的一系列童话故事不但为孩子们所喜爱，而且获

得儿童文学界的广泛认可与赞扬，这与她一直探索

童话故事的最佳创作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安徒生无

疑是这条探索之路上最重要的一位童话作家。汤素

兰借鉴安徒生童话创作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

理论，不但将 “人性”与 “物性”相交织，而且在

童话故事中加入成人化的哲思，同时把民间元素融

入到童话故事之中。正是这些独特的创作因素使汤

素兰童话突破前人童话创作的局限，形成自己特有

的风格，也为中国童话走向经典提供了成功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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